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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所有的乡镇中，琼海市潭门镇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乡镇。行走在街上，小店里飘出的都是海鲜的味道；
行走在海边，岸边的渔船似乎还携裹着些许西沙南沙的风浪；行走在村落里，话语间都是老船长的故事。

在潭门，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当地人称他们为“老西沙”“老南沙”，也称他们为老船长。在风帆时代，他们
靠着罗盘，靠着祖宗留下来的“更路簿”，驾船行驶在西沙南沙的风浪之中，披荆斩浪，犁波耕海。

“我有两个家，一个在潭
门，一个在南沙。”在和苏承
芬的交谈中，他一直心念着
南沙。和苏承芬一样，目前
草塘村健在的老船长各个都
心系南沙，各个都能看罗盘、
望星象、辨海流，熟识《更路
簿》。

这些帆船时代的最后一
批船长，《中国国家地理》称
之为“中国海洋文明的最后
一抹光辉”。年轻时代，他们
为了生存，各自带上船员，相
邀出海，驾驶着帆船随风南
下，他们的相聚，或是在浩瀚
南海之上，或是在避风礁石
周围，或是在无人小岛之
上。驾船航行南沙，除了勇
气、智慧，还有祖宗们留下的
航海针经——《更路簿》。

“自大潭过东海，用乾撰
驶到十二更，便半转回乾撰
巳亥，约有十五更。”在海南
渔民手中流传的《更路簿》，
开篇为此。

《更路簿》，也称《水路
簿》《沙更簿》，是一种航海工
具书，记录从潭门港到西沙、
南沙的航海路线，类似于今
日航海指南或海图一样的文
字资料。

文中“自大潭过东海”，

就是指船从潭门开往西沙，
“东海”是潭门人以前对西沙
的称谓，《更路簿》记录了航
向和航程，还记录了西沙群
岛的多个地名。

苏承芬是海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南海航道更
路经”的代表性传承人，只凭
一个航海罗盘和一本手抄的
《更路簿》，在南海闯荡50余
年，从未发生过迷航。在简
陋的帆船时代，没有导航定
位系统，渔民们如何辨别方
向和海流的呢？《南海诸岛地
名资料汇编》上记载着潭门
船长彭正楷的回忆：“在海中
测验水流正常与否，是用炉
灰捏成饭团大小，抛入水中，
看其溶解程度如何，如果炉
灰团只溶解一点点就沉下
去，则水流正常。若炉灰团
很快溶解或被冲走，则水流
不正常。此时，就要从中窥
测水流方向。”

82岁的老船长苏承芬家
传的《更路簿》，把浩瀚的南
海装进了一本小小的册子
里，把潭门厚重的历史浓缩
在一页页薄薄的纸张上。从
13 岁开木帆船，到 69 岁上
岸，苏承芬对三沙有着深深
的眷恋。

留住老船长的背影

笔者最早接触潭门老船长
和《更路簿》是在2006年。

潭门渔民，是海上渔民的一
个特殊群体，自古以来，琼海潭
门、文昌清澜一带的渔民就耕耘
在西沙、南沙，在中国南端的广
大海域劳作。

那时候，在和许多老渔民接
触的过程中，得知在每一个船长
手中，都曾有一本南海航线图，
当地渔民称它为南海更路经或
南海水路经，可是，虽有听说，但
一直没有见到。那段时间，只要
一有时间，我就往潭门跑，时任
潭门渔民协会会长的麦邦奋，他
对《更路簿》了解不多，但是每次
他都会把我带到一些老船长、老
水手、老轮机长的家中。

2006年 9月，终于在潭门
镇文教村老轮机长苏承芬老人
的家中，找到《更路簿》。记得当
时老人拿出一个一米多长的细
铁桶，一个小盒子，还有一个塑
料包裹，看上去这些东西已经封
存很久：细铁桶已经生锈了，塑
料包裹上也有一层灰尘。打开
细铁桶，里面装的是三张不同版
本的西沙南沙地图，而那个小盒
子打开盖子之后是一个罗盘，塑
料包裹里便是《更路簿》。

2008年，《更路簿》被评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本航
海针经和潭门的老船长才开始
慢慢走进大众视野。

“《更路簿》是古代没有现代
化通讯定位技术条件下，凭借观
测在航海中总结的航海经验，渔
民们用自己的方言进行记录，如
果仅仅通过看书中文字记载，是
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的。”海南
大学《更路簿》兼职研究员符史
宝说，《更路簿》中因为含有大量
古代方言和古代地名，所以只能
通过拜访那些有闯南海经验的
老船长，从他们的口中了解那些
文字背后的意义，此外每一位老
船长掌握的内容都不一样。随
着科技手段的日新月异，新一代
潭门渔民对《更路簿》等流传数
百年的传统航海知识几乎已一
无所知。

“我们必须加快对掌握《更
路簿》的老船长的寻访，他们
的年纪都大了，否则再过几年
这些积累了数百年的航海遗产
将随着潭门老船长的离去一并
消失。”符史宝说。

老船长与《更路簿》

西沙南沙的闯海者

潭门镇草塘村，离潭门渔
港不到两公里，村里硬化的水
泥路，几乎通到家家户户，椰
子树下系着吊床，或是老人，
或是孩童，悠闲地躺在吊床之
上。在十二年前，我曾是这个
村的常客，带着相机，带着笔
记本，在村里寻找老船长，寻
找《更路簿》的故事。如今再
到草塘村，以往的沙土路成了
水泥路，村里的新房、新车也
多了许多。尽管村子变化很
大，但我依然凭着记忆，顺利
地找到老船长苏承芬的家。

十二年光景，老人家院落
布置几乎没变，大门口依然是
一个钢筋铁丝网的小门，用来
防止院里的鸭鹅溜达出来；主
屋房门两侧的墙上，左右各挂
着一顶渔民帽。中午一点左
右到访，老人家刚刚吃过午
餐，正在院里水井旁漱口。

“苏伯，你还记着我不，
以前经常来采访你。”虽然有
将近十年没见，但是并没有
感觉陌生。

老人家迟疑片刻，仔细
端详，“记得记得，好久没见
你了。最早是你把我的照片
放到了报纸上。”

老人家把我带到了屋
里，我们又开始聊起西沙南
沙和老船长的故事。

老人聚精会神地说着。
我一边仔细听，一边认真记，
眼前的一幕，正如多年之前。

与多年之前不同的是，老
人苍老了许多，今年已经82
岁了，但谈吐思路依然清晰。

“不少老船长这几年都
走了，剩下的也就我们八个
人了。”老人在笔记本上写下
他们的名字：苏承芬、张泮
标、陈胜元、麦运秀、卢家礼、
卢家炳、伍书金、杨庆福。

当年和我们在树下聊天
的卢玉钦、苏德先这些老船
长已经过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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